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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女性主义研究—中国 

2004 年 3 月 12 日 

叙述者：王行娟 北京红枫妇女心理咨询中心主任 

访谈者：张健    中华女子学院女性学系 

地点：北京红枫妇女心理咨询中心办公室 

录音转写：王平  陈琛 

 

张健（以下简称张）：非常感谢王行娟老师您参与我们这个国际课题，全球

女性主义研究这样的一个课题。那么，您在这个妇女非营利组织这种发展道路上

已经走了十多年了，是十六年。是吧？您说。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主要想

了解一下您怎么走上这条道路，为妇女，为广大的妇女解忧排难的这样的一个实

践工作当中来的？ 

王行娟（以下简称王）：很好的，我也是觉得，嗯，谈一谈自己的一些感受，

啊。那个，我们那个“ 红枫妇女心理咨询服务中心” 是在 1988 年 10 月成立的，

到现在已经第十六个年头了。开始它的名称是“ 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妇女研究

所。” 那么，在 1996 年呢，和中管院（中国社会科学管理研究院）脱钩以后，

我们就改名为“ 红枫妇女心理咨询服务中心” 。那么，这个组织呢，已经是，就

是说，这个…经历了那么长，这样一个历程。它是在我，这个…退休…1988 年

在北京出版社离休以后那么带头创办的。当时还有一些其他的知识女性和我在一

起来弄的。 

很多人现在都问，就是说为什么在 88 年的时候，你会关注到这样一个，就

是说妇女的问题。因为在这以前，我一直从事的是文化和新闻这样一个工作，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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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纸呀，在出版社呀，这样工作。并没有在妇女的圈子里头，为什么会关注到这

样一些，这个…而且带头搞这个，搞起这样一个民间的妇女组织。我觉得我记得

自己最早的时候是一种…出自一种，就是说对女性的，就是说她的现状的关怀，

和一种忧虑吧，是这样一种出发点来关注到妇女的。 

我想你们可能都清楚，啊，80 年代以后我们中国就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时期，

那么，改革开放真的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一种新的生活，新的希望。是吧，对妇女

来说呢，有喜也有忧。因为妇女在这样一种，就是说，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变革

的这样一种历史条件下面，一些妇女的地位上升了，是吧，她们成为了从过去一

个普通的工人，普通的农家女，她成为了企业家，领导者，是吧，这个厂长、经

理，甚至是，人家说这不仅是白领，而是金领了。但是这只是一少部分的，多数

的妇女，她面临的是什么，就是说她是要重新找到她自己的位置。很多妇女，这

个…她就感觉到，就是说她失去了她原有的一些经济地位，而且失去了她原有的

社会地位，从而也失去了她家庭中的一些地位。随着经济制度的一种，从那个计

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那么，很多工厂都在剥离那个妇女的人员。 

我记得最清楚了，88 年，正是我要退休的时候，那时候，全国妇联的机关

刊物就是《中国妇女杂志》从一月份第一期开始到年末，它搞起了一个很大的讨

论，叫作“ 1988，妇女的出路” 。这里头登的文章就是谈到，就是说在优化劳动

组合当中，妇女被剥离了。剥离了以后，妇女的出路何在？我现在还记得很清楚，

其中有一篇文章就写一个女工，她被剥离下来了，回家了。开始她还特别高兴，

觉得唉呀，我终于可以不要太起早贪黑的去干活，可以在家里当个贤妻良母。这

个…可以很好的伺候丈夫，照顾孩子。没想到回去以后，就是说，怎样照顾，丈

夫的脸色都不好看，总觉得你吃我的，。你干嘛了？你在家里就干这点活还干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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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家里婆婆也歧视她，婆婆瞧不起她，就是说别人的，那个…怎么不下岗，就

你下岗了，肯定你在单位不好好工作。女儿也瞧不起她，觉得妈妈下岗了，自己

不光彩。那么，这个女人…这个妇女，她就写到她自己，她说，我几次在河边徘

徊，走来走去，觉得没有出路了，我几次想跳下去，了却自己的一生。那么，这

是一个很典型的这样一个个案，这个…它让我们看到了，就是很多妇女感觉到，

一个是没有出路，不知道为什么社会发展了，妇女的地位却下降了。妇女面临着

很多新的问题。当时我正是在那个全国妇联那个婚姻家庭研究会，我是…就是说

被她们聘请去主编一个杂志，叫《婚姻与家庭》。那时候就有很多的那个妇女就

来访问我，她们就很明确的提出来为什么社会的发展要以一代妇女的牺牲作为代

价，这是一个问题对我触动很大的。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妇女的参政。这个，我刚才讲那个例子是《中国妇女杂志》

的这个讨论。而 1988 年呢，中国妇女报也开展了很大一个的讨论，关于妇女参

政的问题。那时候呢，正是中国正在改变那个选举制度，由过去的定额变成差额

选举。就是说，原来是比如说选 9 个人，他就给你 9 个名字，大家画圈就行了。

那么，现在呢，他就给你…9 个人，给你 11 个名字，就是说可以"差"掉两个。

这个，这么一"差"下来，就是所有的妇女，就是说"差"的都是妇女。所以，那时

候，就是很多省、市，四套领导班子当中，一个妇女干部都没有，出现了这样的

情况。 

张：您说的四套领导班子，哪四套？ 

王：四套，一个是全国人大；一个是全国政协；一个是国务院政府，人民政

府；还有一个是共产党。市委、省委、中央，四套领导班子里头有很多省市连一

个妇女都没有。我们北京郊区还出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就是选举村里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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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妇联干部，结果还选了一个男的。就是说，妇女的参政，就大面积的这个…

下降。所以那时候就是，妇联就是开…《中国妇女报》就是开展了讨论，就是说

妇女参政的问题。 

所以，我就觉得，我自己本人啊，是一个知识女性，是吧？在，呃，就是说

解放前我就是个大学生，在金陵大学这个中文系读书。那么，49 年的时候呢，

这时不是革命的形势发展特别快嘛，需要大批的那种干部，就是说文职干部嘛。

所以，就从学校里头，那时候，我已经是，地下的时候就已经入团了嘛，所以，

就作为干部就调出来到了新华日报去当记者。因为它…就是“ 四野” （第四野战

军）嘛，它就是，南京解放以后还要往南推进，往西南嘛。所以就能留下的政工

干部是很少的，所以那时候大批的那个…我们那时候金陵大学那群学生就参加了

工作。所以我是最后一批离休干部了，是这样子参加了工作。 

那么，在我这个，嗯…在我那么一生的这样一个经历当中呢，应该说，因为

我自己觉得我的工作能力还是比较好的。所以，受到的歧视不是来自于性别，而

是来自于这个出身。就是像我这样一个小地主…一个父亲开过一个小买卖，这样

的，这样一种出身的话，在提拔，在用人的方面是受到影响。但是因为我自己一

直是在这样一个文化环境当中，原来在新华日报，后来到了中国青年报嘛。那么，

最后呢，文革以后呢，去了北京出版社。那么，我自己认为我不比任何人差。所

以，我的自信心还是很强的。我觉得这主要是一种极左的一种思潮，对那种出身，

认为出身不好。其实我的父亲很快就平反了，就不是什么地主了，而是一个农民，

中农，因为他就那么十来亩地。是吧，但是这个包袱一直就背着，就是这样一种… 

那么，所以我觉得我没有什么社会性别意识，我过去对那个妇联我也瞧不起

它，觉得都是那些小脚老太太无事生非在那儿唠唠叨叨的。我根本看不上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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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都觉得我都不把它划到了，就说这样一个范围内的。那么，文革以后，我这个

开始从关注少女，我就从那个关注少女，青春期的少女，开始关注妇女。然后呢…

因为我自己青春期的时候，过的非常困难，有两次我自己都想自杀的。就是因为

我出身在一个大家庭里头，姐妹很多，那么，家庭经济也不好。像我那个上有哥

哥，姐姐，下有弟弟，妹妹。这样一个中间长大的那么个女孩子根本就是说没有

任何人关注，一下子就这么长大的。所以，在青春期的时候，就觉得对社会非常

悲观的一种看法，就是这样一种。但是呢，我觉得这种也锻炼了一种我自立，自

强的这样一种心理啊。所以，我自己就觉得我自己在年轻的时候，就是说，就是

说在我青春期的时候，我觉得非常艰难。当时我就想长大了如果有人给我一点温

暖，给我一点关怀，我觉得我不会过得那么艰苦。 

 所以，这一些善良的这样一种对妇女自己，这样一种…一直是埋藏很深的。

一直到，就是说文革以后，那么，妇女的这种…我听到了亲耳听到妇女的这种哭

诉，看到妇女…感觉的就是说她们的那个失落，(没有)失去的地位，那种在家庭

中受到…我觉得我震撼，对我很大的震撼。我就觉得…所以我从 80 年代就开始

就研究妇女。那时候我还在编一些女性的丛书啊，什么, 现代女性的丛书，那是

最早的第一批，那是跟陶春芳一块合作的嘛。编的那个十来本，那都是很畅销的，

第一套现代女性的丛书，就关注妇女的命运。那么，在我离休，88 年 10 月，我

是 88 年 2 月从岗位上退下，那一年我是 58 岁。 

张：您是什么岗位？当时是什么岗位？ 

王：啊，就是北京出版社的编辑。 

张：编辑。 

王：编辑。对，我在北京出版社编过很多书。哲学方面的，经济方面的，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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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那个，就是青年读物什么的。所以我就重新研究了少女，我写过好几本关于少

女的心理呀，少女的…少男少女的心理指导啊，这样的，然后呢，我就进入到…

就是我刚才说的，就是 86 年开始和全国妇联那个婚姻家庭研究会聘我当那个，

就是说一个副主编。就是等于来主编这个《婚姻与家庭》杂志。就是说从研究少

女到研究婚姻家庭，到，进入到研究妇女。我觉得我自己是这么一个历程。一步

一步的这么走过来的。从这么样。 

     那么，我自己觉得…我就看到了 88 年两大事件，就刚才我说的。一个就

是说，优化劳动组合，妇女失去了她的岗位，也失去了社会地位，在家庭中也受

到了歧视。另外一个就是刚才我说的参政。这样这些。那么，我就觉得我有一个

心愿，就觉得…我想就是，既然我要退下来了，我就有了时间，而且我有了兴趣，

是吧，而且我认为我也有这个能力为妇女做一点事情。那么，那么多年来我一直

都是就是听党的话，把我放在那里，我就在那里做好我的工作。那么，现在呢，

这个时间是属于我自己的了。我应该自己来安排我自己的生活。那么，当然我也

可以有别的选择。因为我搞了那么多年的文字嘛。我也就是写报告文学呀，这些

都是我的所长。我本来也就学的中文嘛。但是我觉得我应该为妇女做一点事情，

我觉得就是说，在她们妇女最困难的时候，我觉得伸出一个手来，对她们可能会…

让她们更好的度过这个…这样一个…就是说在这个社会转型的时候，那对妇女来

说，也是一个…一种阵痛。社会出现了这样一个，她面临的更多新的问题，这些

问题我觉得没有人研究。当时就只有中国妇女婚姻家庭研究会，没有一个妇女研

究的组织。 

所以我觉得应该研究，为什么社会发展了要以牺牲一代的妇女为代价。这个

要有人去研究这个，但是没有人研究。这个…我就有点不自量力，反正我觉得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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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关注到这些问题，在这之前，我已经写过好几篇关于参政，妇女的出路啊这

样一些文章。所以呢，就想集合一批有志者，来…能不能办一个民办的妇女研究

所，研究这些问题呢。那时候全国妇联的妇女研究所是 1990 年才成立的。我是

88 年 10 月，比它提早了一年多。 

张：你这个组织啊，注册啊，成立啊，顺利吗？ 

王：还可以，因为我们当时挂在一个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下面，这个组织呢，

它也是个民办组织。但是它呢，是挂在国务院的那个体改委吧。 

王：这样子是一个…也是一个作为有了一个正式的，国家的，中央单位的挂

靠的。这样，那么，人家对…说要成立一个妇女研究所，也觉得挺好哇。它也不

需要给我提供任何资金，资助。那个开办费都是我们自己掏的。 

张：个人掏的？ 

王：个人掏的。那时候两万块钱嘛，我们开办费。我自己就掏了一万。陶春

芳啊，还有我的朋友啊，她们也…就说几个开始创办人嘛，都也掏了一万。就这

样我们就自己就干起来了。那时候，很多…那时候我把妇女界的很多朋友都请去

了。那个像刘伯红啊，冯媛啊，什么侯志明啊，还有那个…很多人吧。那时候都

请到我家，我就说我想创办这样一个组织。谢丽华也是在内。我就说我想创办一

个民间的妇女组织。她们都很支持，这样…全国妇联也支持。那时候是张帼英当

第一把手嘛。张帼英就派了那个关涛，那时候主管妇女研究，中国婚姻家庭研究

会的，还到那个…我们的那个会议上来祝贺。就是说表示支持吧。还作为…把我

们还作为团体会员,（笑）全国妇联的团体会员，还是…还是支持。但是这个支

持的，就是说还只是精神上的。那个道路是非常艰难的。 

我们第一个课题研究的就是，中国社会妇女就业的趋势的研究。就在国务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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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三个省市搞那个试点。就是说下岗…就是那个优化劳动组合的试点的工厂，

我们到那儿去搞那个问卷调查。写出了第一份报告，那就看…那时候就看到了，

就是说这个下岗，就是说这个剥离的话,是以…就是首当其冲的是女工。女工即

使是再就业，她的职业结构是下沉的。当时我们就提出来，可能要有一个阶段的

就业，或者是这个半职制，就是说一个工作，两个人来做。上午一个人，下午一

个人，提出来很多的一些建议。这是我们第一个搞的课题。就是因为我受到那个…

就是说“ 1988，妇女的出路” ，就关注到这些女工的那个情况。 

那么，第二个课题就是妇女参政。我们当时搞了很多局级，处级以上的，搞

了两千多份问卷的调查。这些钱都是自己找来的。就是要研究妇女参政。就是说

她这个在一个领导的岗位上，女性的心理，她的困难。而且呀，正因为了解了这

个，我们就办了很多期，办了大概有八期，九期全国女领导干部的培训。全国女

领导干部的培训最早就从我们开始。我们和《中国妇女杂志》联合，用她们的名

义，实际上工作都是我们做的。 

张：培训的主要内容是哪些？ 

王：主要的内容就是说，除了一般的比如管理学呀，这些以外，我们就已经

用社会性别的观念，就是要，就是为什么女领导干部参政那么困难。我们分析了，

就是说社会对女性的歧视，女性在领导岗位上，她们往往只是副职、只是摆设。

那么，女领导干部，女领导干部应该用什么样一种…就是说心态来面对这样的工

作。当时的女…很多妇女根本不愿意参政，主要的是这样的问题。我们在调查的

基础上，和《中国妇女报》搞了第一届妇女参政的研讨会。而且还出了一本书《中

国妇女参政的行动》，这些都是我们最早的时候开始做的这样一个工作。 

那么做完这个工作之后，有一个…我们当时主要是搞研究的开始的，研究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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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因为我们觉得这些问题没有人关注。但是我们研究了以后出了书，登在了杂

志上变成了铅字，并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的目的实际上一是想影响决策，但是

我们的声音真是太微弱了，不是说能够…这种声音，我们这种呼吁能够直接上达

上去的。而且有一个外国朋友就问我了，她说：“ 王老师，你认为你做到现在，

你花了那么大的精力去搞调查、研究，你认为有用吗？会不会真的对妇女的发展

有用？”  哎呀，我觉得真的这个问话问的非常好，我想了很久。我觉得我们的

研究应该和社会科学院那些研究应该是不同的。他们的研究就是说认为应该和现

实拉开一段距离，这样才能够具有科学性。而我们研究的是热点问题，妇女最迫

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研究的目的肯定不是为了变成铅字就完了，我们希望能够让

妇女能了解到为什么她们现在是这样一个处境，那么，她们怎样才能改变这种处

境。对吧，她怎么样才能跟上这个社会的…你不可能把历史的车轮往后拉，还陶

醉在过去那个计划经济吃大锅饭铁饭碗的这种状态。不可能。但是妇女的心理，

她的状态还停留在这种我是公家人，公家要管我一辈子这种心态。她不能适应市

场经济这种竞争的这种上岗的这样一种情况。所以我们觉得，我们要更多的要影

响妇女，让她们能够把我们研究的这些东西变为她们的想法，改变她们的观念。 

那么，这种情况底下，我们觉得怎么做呢，一个小小的民间组织，连自己的  

生存都没有办法的。我们没有社会资源，经济资源，物质资源是非常欠缺的。是

吧，我们有的是什么？有的是人力资源。有一批像我一样热心妇女事业的人士，

她们愿意为这个…为这些姐妹，能够分担她们的忧愁，给她们提供帮助的。所以，

我就想，我说可能开个热线是一个最好的办法。因为只要有一个房间，有一部电

话，我培训一批的志愿人员，我就可以开了。它…就是说它的资本的投入是最小

的，但是它的产出可能是最大的。因为只要你这个热线开通了，那个妇女只要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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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点电话费，拔通这个电话，她就可以把她心里的烦恼，告诉我们，我们就可以

告诉她为什么现在的妇女会面临那么多的困境，出现那么多的新问题，我们应该

怎么样来面对。是吧，我们觉得这是最好的。 

所以，正是 1992 年吧，我正在美国，一个朋友帮助我，一个美国朋友，她

说有一个基金会很小，它就是帮助你们，像你这样一些小的民间组织。当时我们

连个帐号都没有，她说它不要帐号都可以给你们资助。她就，她问我你想申请什

么，我说我想申请开通一个热线。好了，申请了一万美元，而且还是第一年第一

次只能给五千美元。我就开了一个私人的帐号，它就把五千美元给我汇过来。用

这五千美元我就开通了妇女热线。 

张：1992 年？ 

王：1992 年 10 月…9 月，1992 年 9 月。当时有些人就说，这个妇女热线

热不起来，中国妇女没有打电话的习惯。但是开通以后妇女热线特别热。这是中

国的第一条专门为妇女开通的热线。这个非常热，所以… 

张：那当时在中国开通热线很容易吗？不需要什么手续？ 

王：不需要。 

 

张：刚才您提到…妇女热线，我记得当时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轰动。 

王：嗯，是。因为这是中国第一条妇女热线，那个，真的，所有的，差不多

所有的传媒都那个，呃，都报导了。新华社发了通告，中央电视台的联播，中央

电台的联播上，什么全都登了。各个，那个什么…地方的报纸都发了这个消息。

所以呢，电话呀，就不断，所以… 

张：而且是面向全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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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是，向全国的。有些电话还从日本，从瑞典，从斯德哥尔摩打过来。 

张：是华人？ 

王：华人。对，她们面临的一些困难，她们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一听说有

这个妇女热线，就往这个热线上打这个电话了。所以引起了很大的轰动，我们自

己也感到特别高兴。我们终于有了一个，就是说为妇女服务的这样一个阵地。实

际上就说…有的人觉得你只是很少的人能打通这个电话，所以，后来我们觉得我

们还是应该扩大。我们又开通了专家热线，又开了第二条妇女热线，后来又开了

老年妇女热线。接着又搞了一个语音…法律，语音服务热线。就是把所有有关妇

女的权益的这个都录到那个电话里，让那个电话 24 小时，除了我们开通这几个

小时以外，它自己都能够自动在那里接听, 通过语音告诉大家很多妇女的权益。

那包括今年 3 月 8 号我们又开通了反家暴的热线，所以，就实际上就是说，从

这里看到了，就是说很多心有困惑的妇女，她们是需要得到帮助的。那么这个帮

助呢，可能她们觉得，就是说，因为，一个是它是保密的，另外它是最简便的。

我们也不问姓名，不问地址，也不问单位。只要你打了这个电话，你说了这种情

况，那么她会得到我们咨询员对她们的理解、关怀，而且帮助她做一些分析，传

达一些信息。这样对于她…缓解她的心理压力，寻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都是有好

处的。 

     张：那您这样的帮助这些求助的妇女，您的理念是什么呢？以什么作为指

导思想帮助她呢？ 

     王：我们当时最开始的时候，说实在的，我那时候还对女性主义的那个理

论什么这些书，我还没有怎么看，实际上完全出自一种很朴素的，就是说对女性

的关怀。这就一个女人应该自立，应该自己站起来。是这样开始的。我不是从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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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了女性主义的理论，然后开始，而是从我这个…关注着我们妇女的地位。我们

觉得就是说妇女应该争取她自己应有的这样一种权利。关注到她们的状况，想改

善她们，让她们能够，实现真正的平等，获得平等的权利。只是这样开始的。 

     所以，后来嘛，就是参加了一些，特别是邱老师，邱仁宗，他连续每年都

搞两次女性主义的讨论，那个研讨会。我不知道你参加过没有。那么，这些，我

觉得对于我来说是一种启蒙。很多种，比如说伦理，女性主义的伦理是什么的，

女性主义的哲学是什么的，女性主义的科学观是什么的。一个方面，一个方面，

每年那时候他都搞两次，连着搞两次的这种。但是对我的帮助也不是很…就是说

这只是…就是说接触到这样一些… 

张：是什么时候呢？ 

王：他是 92 年就开始，就四年，大概，他就每年…福特都资助他。邱仁宗

先生他是那个…社科院哲学所的，专门搞伦理的。他研究的就是那个女性主义的

伦理。他分门别类不同的领域，比如说妇女的生殖健康的权利，女性的家庭暴力，

在家庭当中的权利，他分了很多个领域，每年都有这样，这些都…我每次都参加

的。那么，我开始接触了这样一些。那么，对这些理论我还是很感兴趣的。 

我觉得对我触动最大的是，嗯，我觉得是 95 年，大概是，可能是 95 年。

还是 94 年？还是 95 年？就是那个我去印度，参加了一次女性主义的关于家庭

暴力的这样一个研讨会。这一次会，真的，我觉得，就是说这个用女性主义的观

念来指导我们妇女热线，我就对我自己触动很大。在那个会上，有一个印度的一

个女性主义者，我觉得印象…印度，像那个泰国啊，这些国家，它的妇女的地位

比我们中国要更低了。可是他们那些女性主义为了，就是说…维持…不是…争取

到她们妇女的权益，她们做了大量大量的工作，她有一句话，我现在还记得很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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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她说不能随便把一个受虐的妇女交给心理学家。（笑）她就说不能随便的，

因为这些心理学家没有女性意识。那时候它不叫社会性别，就叫女性意识。因为

他们没有女性意识，他们会把她就作为，就是说中性的，作为人文主义的关怀这

样来对待。实际上这种对待是对妇女造成的第二次伤害，是责备了受害者。所以…

而我呢，正好是我是开心理咨询热线，我认为我们是在帮助妇女，对吧，我们在

帮助妇女。但是说，我们没想到，就是说我们会…实际上就是说我们如果没有一

个社会性别的观念，女性的意识，我们这个帮助实际上是对她们的伤害。哎呀，

我真的从来没有想过这个。 

     回来以后，那么，我又读了一些书。而且我们有一次研讨会，特别的有意

思。我们就有一个妇女，就拿了一个…我们一个咨询员，拿了一个个案，拿出来

讨论。她就说，我接到一个电话，是一个离婚的妇女打来的。这个妇女呢，是这

个就是说她结婚不久就怀孕了，怀孕了以后，就发现丈夫有外遇。这种情况底下

呢，她想流产，丈夫不肯，丈夫就说你要流掉的话，我们马上就离婚。她总觉得

我这个刚刚走进婚姻，我这个婚姻如果离掉的话，也是，就觉得心里头还没有这

样一种准备。那么，她就想是不是孩子生下来以后可以挽救这个婚姻吗？她就把

孩子生下来了。生下来以后，实际上并没有能够挽救这个婚姻，最后还是破裂了。

离婚的时候呢，因为孩子才一岁，一岁多，很小。就判给了她。都是…在法院就

把这个孩子，男孩儿，就判给了那个…而她那时候就有病，就是有了肾炎，就是

得肾病。她就…而且呢，她的工资很低，她觉得她无力抚养，那她就申请，就希

望那个男方来抚养，但是这法院就判给了她，认为那么小的孩子离不开妈妈。那

么，她就只好承担。这个判了她以后呢，那个丈夫经常不给抚养费，而且呢，就

越来身体越不好，还经常住院，还下岗了。5 年她带着这个孩子，那孩子 6 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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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候，她去法院申请，就是说变更抚养关系。这个法院不肯给她立案，不接受。

为什么，就是说，你还像个妈妈，你做妈的连自己的孩子都不要。就是说没有…

就是说不肯给她立案。那么，她在这种情况底下，她打电话到热线来，就是问为

什么这样子，为什么我不能够这个…就是说变更这种扶养关系。你说法院这样做

对不对？就这么一个个案。我们的咨询员怎么回答，跟那个法官完全一样。就是

说你既然生了他，你就应该抚养他。你既然生了他，你应该履行你母亲的职责，

你再天大的困难你也应该克服，因为你是母亲。 

她们说…在我们那个业务研讨会讨论这个个案时，很多人说，你这个咨询

员咨询有缺点的话，只是她共情的不够，就是说态度不够好，但是她的立场是正

确的。在这个就展开了争论。那么，为什么一个母亲就有责任，做母亲的就有责

任来抚养，那么做父亲的为什么没有责任呢？为什么那个父亲不能够来抚养这个

孩子呢？变更了抚养关系，为什么就不像母亲了呢？做母亲的就无论她怎么样，

她自己的这么个条件底下，这个她就应该受到责备吗？为什么父亲不受到责备

呢？我们觉得这个就是说一个有没有性别意识，在这个个案当中，会有两种完全

不同的这种观点。我们就这么，我就觉得自己真的是开了窍了。 

     所以我们后来通过这个个案的讨论，我就把那个，那个冯源、葛友俐，还

有那个杜洁她们请来。给我们的咨询员进行社会性别的培训。我就觉得如果我们

妇女热线的志愿者没有社会性别意识，那么这个妇女热线也没必要开。因为她必

须是要站在妇女的立场上，要为妇女着想。我们不能够还是对妇女，对这些妇女

进行责备。用一种错误的观点来让她们更找不到她们的自我。所以从此以后，我

们就不断的用这个社会性别的观念来培训我们。我们开始培训几期那个志愿者的

时候，我们都没有用社会性别，没有这课。现在我们第一课就是志愿精神，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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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就是社会性别，这是绝对不能少的。别的课都可以减少，但是这两堂课我们认

为是必须做的。 

     是吧，所以我就觉得，就是说这个社会性别的观念在我们心理咨询当中为

什么那么重要。这个个案的讨论就，就看到了很大的不同。我们很多人她认为是

我们搞心理咨询是以人为本的，是以人为中心。这个以人为中心就已经包括了妇

女，我们没有必要再强调以妇女为本。那么我们就要跟她们说为什么，就因为这

个以人为中心当中应该包括以妇女为本，包括妇女为中心。妇女处在边缘的状态，

中性的以人为本，这种往往掩盖了这个以男权为中心的这样一种现实。就不能够

给她…反而就是说伤害了妇女。所以我们后来就是所有的培训，我们的…在这一

段当中实际上是有争论的。我们有一些督导，就反对这个用那个社会性别的观念

来指导我们这种咨询。但是这个东西，我觉得我们这个原则绝对不能够那个什么

（改变）。 

     所以这些课，包括我们，比如说我们最近开那个反家暴热线，我们就要重

新培训咨询员。我们就说谁要上这个线，你们要申请，我们要重新培训。培训用

什么，就用社会性别观念，就用以妇女为本的观念来进行培训。这一种培训以后，

那么她们就明白了什么叫做二次伤害，什么话是不能问的。比如说他为什么打

你？这个话过去她们可能就会问。但是我们说为什么打你就叫做有原因，只要有

原因你就可以打。实际上不管发生什么事，不管什么原因，他都不能打。对吧？

因为打人就是违法，就是对她人权的侵害。比如说唠叨，回家晚，做饭做的不合

口，这些都是属于夫妻之间的沟通，夫妻之间关系的调试的问题，而不属于违法

的问题，不属于人权的问题。而打人就是违法，严重的是犯罪。这是两种不同性

质的问题。不能因为她唠叨，她激怒了你，你就可以打。像这些都是在学习了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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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性别观念之后，那么…我觉得我们的咨询员，现在也，越来越具有了这样一种

观念。实际上热线的开通，我觉得它不仅是，就是说我们把这样一些观念灌输给

我们的志愿者，我们也用这样的观念来，就是说帮助那些来话者。 

我就说这种自立、自强，妇女自己靠着自己的腰杆就能挺起来，给她这种

自信心。这一种应该成为一条红线贯穿在我们妇女热线所有的咨询当中。这就是

我们这样做，这是我们工作的一部分，实际上热线的开通，我觉得它不仅仅是帮

助了一个。我们从 92 年开通到现在，到去年年底，我们接了七万五千个电话每

一个电话就是一个个案。到今年 3 月，实际上我们已经接进八万个电话了。每一

个，每天我们要接三十个电话，是吧，一个月要接就是好几百个电话。六百个电

话左右。 

张：您这每天的这个电话开通多少个小时？ 

王：十八个小时。 

张：十八个小时。几条热线？ 

王：三条热线。 

张：同时开通。 

王：对。晚上三条线同时开通。你们一会儿可以去拍一个，我们热线开通

那个，现在热线已经开通了。 

张：据我所知，像您的这个组织啊，就“ 红枫妇女心理咨询中心” ，那么，

这个组织呢，不仅仅开通了热线，你同时还做了其它的很多项目。 

王：对，对。 

张：在天津，我记得您还给警官，给警察，法院，法官，医生，这些都做

过性别培训。您能谈谈为什么要给他们做培训？以女性为中心的、社会性别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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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这样一些内容的培训，而且产生什么样的效果？ 

王：实际上天津那个项目叫作“ 家庭问题社区干预” 。为什么叫这样一个问

题呢？这实际上也就是妇女热线，刚才我说的，不仅是我们服务于妇女的这样一

个阵地，同时是我们了解妇女，倾听妇女的呼声的一个窗口。我们把那个研究妇

女和服务于妇女是结合起来的。我们因为正是很多妇女的电话，她们就说，哎呀，

这个我…我的抚养权，比如说孩子的抚养权我争不到了。我这个受到家庭暴力了，

我找了组织了，组织不管。我去找了 110，110 不管，我去找了派出所，派出所

说这是家务事也不管。她说我投诉无门。我们为什么一批的妇女这么烦恼呢？她

们的权益为什么得不到维护呢？我们对这些个案，我们研究了四百个个案。全都

是妇女遇到了问题，家庭方面的问题，离婚的问题、财产的问题、继承权的问题，

这些问题，她们都寻找过社会的帮助，但是她们得不到支持。我们把这四百个个

案拿来进行了…花了两年的时间来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我们分析的结果，就是因

为这个社会处在一个转型的时期，它是从一个单位人向社会人和社区人的转变，

这样一个转变的过程，单位很多的职能改变。它过去对一个职工的生老病死它全

管，对不对？现在不管了。很多人，特别是一些民营企业，外资企业他根本不管

你这些东西。单位的现在的国营单位他也不愿意管这些事。那么，社区呢？这个

事情应该是由社区来管。可是社区呢，根本没有认识到，它的职能的改变，就是

说它应该把这一部分的责任担当起来。所以，成了…就是说一个真空的状态。所

以，为什么，所以说社区干预，就是社区需要把那个干预的系统建立起来。那么，

怎样才能建立起这个…我觉得，我们觉得我们那个研究搞起来一定要用新的理

念，以人为本的理念，这个社会性别的理念。这样一种新的理念，因为这个，这

引起了传统观念动摇，它就是说动摇社会的这个…改变他们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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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改变可以主导社会的人士的观念。比如医生这种权威，法官，警察。 

      王：它主要是把社会性别进入到社会主流，社区的主流。我们是做了这样

的工作。就是我们研究的结果，我们就发现，主要就是说，他们这种，就是说这

个，呃，不重视那个妇女的权益，还是因为一种传统的观念。“ 男尊女卑” ，“ 男

主女从” ，是吧，“ 男主外，女主内” 是吧，男人应该成为一家之主，女人应该顺

从。是吧，“ 三从四德” 这种传统的观念，这样在，那就左右着他们的观念，所

以就说“ 清官难断家务事” 是吧？谁都不愿意管。他就觉得这个是在社会上，你

在街上，有一个男人，有一个男人，比如打了一个女人，马上派出所会干预，对

吧？到了派出所，派出所会给予他处分，行政的处罚。对吧？罚款或者拘留，警

告，都会。但是为什么发生在家庭当中的暴力就觉得是家务事…家庭私事呢？他

就是…他没有建立的妇女也是人，和男人一样，在家庭当中应该有平等地位。男

人，男人不可以打女人，女人不应该被男人打，这些观念他没有。他没有这些观

念，他还是继承着封建社会的另一种伦理的，这个习俗的…这个状况都是。 

     所以我们觉得最主要的还是应该这个，要倡导一种，就是说社会性别的观

念，以人为本的观念。是吧，一定要改变那种，这种传统的，一种观念。如果不

改变这个观念，那么，这种状况…妇女的维权是不可能实现的。所以我们就，我

们这个项目最大的成功就是改变观念。我们三年当中培训了十一期，进行了十一

期社会性别的培训。开始的培训很艰难哪。不接受！那些警察还可以。警察因为

是文化水平还低一点，你说了他，那么，特别是演练以后，我们用那工作坊，他

们改变观念还容易一点。特别是法官，他们觉得他们是有知识的，他们是法律面

前人人平等的。他觉得社会性别的观念是，是一种错误的，所以我们第一次培训

法官的时候，有一个小组，根本培训进行不下去，法官和我们的协作者对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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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撞起来，根本就没办法进行下去。第一天的培训，就没法进行。我晚上就找这

些法官谈话，谈到晚上十一点多。（笑）第二天，勉勉强强把这个，把这个结束

掉。你看那个，就说明那个观念冲撞，很多法官认为这个…这些可怜之人必有可

恨之处。她为什么可怜是因为她可恨。这些人是欠揍。女人是撒泼，滚刀肉…好

多好多的话。就是只有打顺了，家才…家庭才能过日子，就“ 打倒女人柔到的面” ，

这种观念在法官当中，在那个什么当中，那真的是很深很深的。我们对法…对那

个什么…对所有的派出所的民警进行了四期，对法官也进行了四期的培训。最后

他们真的，他们真的观念都改变了。对医生进行了两期的培训。 

     有一个法官说的非常好，他总觉得这些妇女都是没事找事，是私人的事，

我不愿意管。可是我们告诉他为什么妇女会反复，就因为她那个…就是说社会性

别关系的运行图。我们把那个图啊，给他们都讲透，一个一个个案来给他们讲。

他们最后就承认了，就是说她们的反复是资源不够，另外她受到的传统观念的，

就是说，比如说从一而终啊，离婚没好人哪，好人不离婚哪，什么，一个女人…

一个好女人应该为家庭着想，以家庭为本位呀，为孩子着想啊，不能有自己呀，

这样一些观念。有些法官在培训以后，他就觉得他过去这种观念都错了。他说，

我在一个妇女挨了打以后，离婚，他都要给她，就是判的时候，那个女人突然提

出来要撤诉，因为那个男人威胁她，如果你离了婚，你全家我都得同归于尽。她

为了保住自己的…就是说娘家不受到伤害，她没办法，她撤诉了。这个时候，那

个法官他说，我劝你不要撤诉，因为这个…你这个…就是说这个案子下去，你会

继续受害的, 如果是不离这个婚的话。但是，他听到了这个妇女的这个情况的，

他说我理解了你，你这撤诉是不得已，现在我们还没有法律能够…就是说保护到，

就是说，这个…就是说在你感觉到生命有危险这种情况底下，就是说离了以后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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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保证你们全家的这种安全。那么，这种恶性事故的发生可能会导致一个什么结

果，法院没有这个力量…. 他说我对他们多了一份的理解，多了一份的同情。哎

呀，讲得特别好。有一个副院长，他第一个是带头跟我们的那个老师顶撞，这个

弄不下去的。后来他接着，连着三次参加这个培训，他说我要补这课。后来他就

做的非常好。对那些…就是说接待那些妇女，就是说官司打不赢的这些妇女，他

们还给她出主意。怎么样来，就是说再起诉，从什么角度来做的能够保证一点。

他觉得他自己整个观念都改变了。像这样的例子真的很多的。过去有些医生对那

个什么，那些妇女来的，这个…就觉得你打的也不重，就缝三针嘛，还值得这么

哭。过去就这么看，现在就觉得你这个打可能是，是个家庭暴力，然后就把她介

绍到我们那个网络来。就是说除了处理伤以外，还要给她很多的帮助。比如说，

你是不是，这个，要收好这个验伤的这个报告啊？你是不是应该到，还是应该到

派出所去报案哪?这样让她做一个笔录，说，为你这个将来，如果你要证明，这

些都是证据呀。对一些需要心理帮助的，介绍到我们天津那个“ 半边天家园” 去。 

这些都是社会性别观念改变了他们。而且，现在我们做的好的是，这个观念

是新的观念，是社会性别的观念，进入了社会的主流，而且我们要在社区当中，

在居委会、这个妇代会，是吧，这些调解委员，这些干部当中，也全部改变他们

的观念。这才能够在社区当中形成了一种，就是说，那个民主的平等的这样一种

新的观念，才能够，能够站立。我们今年开始已经培训了三期，马上三、四、五

月要培训五期。都是居委会的干部，还有推广点的法官，推广点的民警再培训。

实际上培训什么，就是社会性别。就是说这些传统的观念不是生来俱有的，不是

女人生来是该挨打，是因为社会的观念，对两性和两性的评价、期待和要求都是

带有了这种社会的偏见、歧视而来的。他们区分开什么是生理性别，什么是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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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这个社会性别怎么影响我们的观念，影响我们对妇女的看法，他们认识到

什么叫妇女为本，那就是说尊重、平等。所以，他们现在接待这些妇女，态度就

完全改变了。 

他们觉得过去觉得她们是来无事生非，都是…一个一个泼妇, 素质太差了，

扶不上墙，恨铁不成钢。都是用这种词来形容她们。当一个妇女反复，一会儿说

要居委会，一会儿要妇联，做主。一会儿又改变主意了，说我不干了。再挨打又

来了，然后呢，她一不挨打，她又变了。他就觉得这些人就是，就是扶不上墙，

一堆烂泥。就是这样。那现在改变了，他就能理解她们的处境，尊重她们的选择，

而且要懂得，就是说，要促进她们的成长。那个妇联的居委会说，现在明白了，

要让妇女们找回她的自我。哎哟，这么个话她都能说了。我们觉得特别的高兴。 

     张：就是您在天津的那个项目？ 

     王：天津的项目。 

     张：就说咱们这个组织在其它的…有没有什么分支机构？ 

     王：我们帮助了全国，大概有八、九条，八、九个省市建立了妇女热线。

而且全部都是用这个社会性别观念来用这种观念来建立的。是吧，我们帮助了八、

九个。 

     张：那跟我们这个组织的关系是？ 

     王：我们没有，她们说愿意做我们，我们支线，分线，我们没有。我们不

图这种名。你愿意叫什么线都可以，你愿意告诉人家说，这是“ 红枫妇女热线”

帮助我的，可以，不说也没关系。我们不在意，我们只是觉得，就是说，我们只

是做了一个过程，有更多的人关注妇女的健康，给予她们感情的支持。 

     我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说“ 当一个人有困难的时候，你能伸出一个手来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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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她）一把，他（她）会很容易就过来了” 。这就从我自身啊，年轻的时候我

觉得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我当时真的找不到任何人对我的支持。我找过宗教，比

如说，能不能宗教给我支撑，后来实际上是共产党…共产主义的理想把我拉起来。

所以我现在的服务，我觉得也是我的一种理想。在我退休以后…离休以后，我做

的这些事情我不图任何东西，既不是为了名，也不是为了利。我只是为我自己的

一个理想，我希望更多人都能够幸福。在她困难的时候，如果我给她，给她伸出

一个手，能够给她一些帮助，这有什么？对我来说，我觉得我也有一种成就感。

是吧，我感到很快乐。虽然我每天很忙（笑）但是我觉得真的很快乐。我们的所

有志愿者，都是一句话，说，我们不提倡说我们都是"无私的奉献"，我们不提这

个，我们说"助人自助"。在帮助别人的同时你自己也成长，到现在为止，我不断

说我也在成长。你看我过去一直就是趴在桌子上写稿子的人，一个文化人，我不

会搞管理，现在我还在学。70 多岁了，我今年 74 了，我还在学，怎么样学管理，

我现在还是一点一点学。比如说这个尊重别人，和我的工作人员沟通，怎样能够

激励大家，（笑）怎么样建立一种管理的机制。这过去我都不会。 

     张：您现在这个组织有多少工作人员呢？ 

     王：现在才六个人嘛。 

     张：六个人。那志愿者呢？ 

     王：志愿者我们最多是二百多人，就一共培训过二百多人。现在我们还有

七、八十个人哪。对。 

     张：嗯，那您这个组织的这些工作人员的稳定性？ 

     王：我们就觉得还是不够，过去。因为我们的工资太低了，能够给人的太

少了。而我们又要求人家都要有志愿精神。所以你看我，那天我统计了一下，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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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以上的志愿者还在热线服务的有 6.9(%)，五年以上的有 21%，应该说真的

还是…就是说有一批骨干，真的棒打不散的。但是因为我们搬了家以后，离那个

地方远了以后，一下流失了二、三十个人，这个是没办法的。 

     张：那您对您这个组织将来的发展有什么设想？ 

 王：有的。当然有设想了。我今天我还告诉她们，我说你们…我们已经…

我已经有一个远景的规划。我说我们的 Mission 是什么，应该是关注妇女，女性

的身心健康，促进女性的全面的发展。我们不仅是解决她一个困难，给她心理一

种缓解，倾诉的机会，我们最终要帮助妇女，自立, 自强，站起来, 促进她的成

长。这才是我们的一个最终的宗旨。那么，我们应该成为一个什么样的机构呢？

我觉得我们应该成为一个新电话心理咨询的权威的机构。在给妇女进行心理咨询

方面，电话的心理咨询上，我们应该成为一个权威的机构。我们应该成为促进妇

女心理健康的一个权威的机构。这是第二个啊。第三个我们还应该成为研究妇女

心理的一个权威的机构。我们接到那么多的妇女热线的电话，我们了解她们的心

理，我们也了解她们…怎样来才能够帮助她们。我们觉得我们应该承担起这样，

这样一个责任。 

 所以我觉得妇女热线非常有发展前途，不是妇女热线，是红枫妇女中心。

我只是一个铺路人，后面应该有人继续走下去。而且应该是这个路越来越宽，因

为社会需要，这个精神、心理疾病的人越来越多，心理压力的人越来越多，她们

越来越需要得到更多的无偿的心理的帮助。而我做这个工作，虽然我只帮助了，

十二年我们开通才帮助了七、八万的人。但是我觉得我们重的是过程，而不是结

果。帮助一人就是帮助了一个人，十三亿人口来说，那么我们是一个很小的数字，

但是我们尽力了。我们已经把我们的全部的力量都用了，所以我们觉得我们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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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但是我们，由于我们的条件太差了，所以很难留得住人。比如说我们不能给

那些…就是说更高薪来聘请一些这个心理学的专家来当我们的督导。我们不能留

住一些更好的优秀的人才，因为我们给人家的工资太少了。这些都是我们面临的

一些困难。但是我想总会有一些志愿者，我们既然有 6.9%，十二年…十年以上

还在那里留着的，还有 21%的志愿者已经有五年以上。说明我们还是有凝聚力

的。我们会在这一批人当中选拔一些愿意有奉献精神的人，而又懂得我们专业的

人来把这个工作接下去。所以，我应该说还是很有信心的。 

张：您这个组织除了这些志愿者和工作人员，把这个组织不断的发展和扩大，

当然，还需要一些这个资金方面的支持，那么这个资金呢，是怎样来这个…？ 

王：那都得申请啊。 

张：什么样的渠道？ 

王：国家一分钱也不给。 

张：到目前为止，没给过。 

王：对，所有的申请…你看我就苦在这儿了。申请资金的工作也是我来做，

搞研究的工作也我来做，项目的设计，怎样的来…来去设计项目，这些工作我都

要做，我自己还得学习呀。 

张：比方说您对资金的申请都是哪些渠道呢？ 

王：主要的还是国外的基金会。 

国内的，我们还是做了很多努力，还是没申请到。我甚至提出冠名，谁给我

那个钱够我们热线支付一年的，我可以冠名。比如说你什么“ 飘柔” ，什么“ 大

宝” ，这样我都可以“ 大宝妇女热线” 这样的话来,我们的经费，在国内。但是这

个我们现在还是没打开。可以说工作做的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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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另一方面呢，您的这个组织不仅是自己的发展啊，那么跟其它的国内

的妇女组织有哪些联系呢？ 

 王：有的，有很多的。比如说陕西妇女那个研究会，她们做的就很好。我

们也不断的和她们交流、学习，互相的交流、学习。比如说北大那个妇女法律咨

询中心，郭建梅她们那里。 

 张：援助中心？ 

 王：对，她跟我们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好的。我们有一些个案… 

 张：转接给她？ 

王：对，对。转接过去，她们就把它接过来打官司了。有一些家庭暴力的受

害者，她们也没有钱，那她们就…这个法律的诉讼，她们就做起来了。我们现在

跟这个反家庭暴力的干预网络，也建立了联系。全国妇联权益部。还有北京市妇

联权益部，她们都很支持我们。都说，有什么需要我们…有一些棘手的个案需要

我们来干预的，我们都会帮助。我觉得，社会还是给我们支持的。社会还是给予

我们很多的支持。 

 张：您在这个做妇女的这些救助和这个实践社会性别观念的时候啊，那您

看到这个中国这个大陆女性主义这一方面，特别是社会性别这个观念，它的发展

和它的这个实践活动，您还有哪些的这个想法、评价？ 

 王：哎呀，我觉得，真的，“ 世妇会” 对中国的妇女运动，对那个大家更多

的接纳，那个…就是说女性视角，这是一个很大的推进。 

 张：您指的是 1995 年的？ 

 王：对了，对了。这个世妇会在中国的召开对于中国妇女运动的发展，对

于接纳…就是说马克思主义的妇女观和女性视角是不矛盾的。能够同时兼容了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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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观念的接纳，进入了全国妇联的，呃，领导的这种主流。我觉得真的起了很大

的推动作用。你还记得…我不知道你参加过没有，在这个世妇会之前，他们还专

门来批判。比如李小江的观念啊，什么啊，就觉得好像有些人，就是弄女权主义

的观点来…指导妇女运动啊，都是错误的，要进行批判的，实际上这个批判批不

起来。而且后来妇女，这个世妇会以后，黄启璪在公开的场合就提出了，我们应

该有妇女的视角。什么叫妇女的视角？实际上就是社会性别观念。这种…真的…

这几年，我觉得这是社会性别的观念进入社会的主流，进入了我们中央的决策的

主流，已经是在有很大的发展和进步。这个婚姻法当中的…修改婚姻法当中能把

那个禁止家庭暴力写进这部法律当中，这就是我们的这个立法部门，接纳了社会

性别观念。我认为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成果的表现。在那个起草那个婚姻法的修

改稿的时候，专家稿，一稿到五稿，还是六稿，都没有把那个禁止家庭暴力的条

文写进去。他们认为这个社会法是不能写这样的条文，但是最终，人大常委会通

过的这个修改案当中写进去了。这是什么？这就是我们的人大常委会司法委员会

接纳了这个观念。我们的那个妇女纲要是，开始是 5 年，95 到 2000 年，现在

是 2000 年到…2010 年的妇女发展纲要当中。实际上这一个发展…这个纲要的

公布也是将那种社会性别纳入到政府决策的主流。成立了…国务院成立了妇女与

儿童办公室。是吧？这都是…就是说，呃，纳入的社会性别…纳入到这个决策的

主流，法律、立法的主流，这个的表现。 

 当然，我觉得还不够。还需要在方方面面的纳入。特别是司法，已有的法

律当中对妇女的保护，比如一些法官，执法人员，这个还没有性别观念。所以，

还没有执行的很好。所以，我觉得这种社会性别的培训，我们有些，我们在培训

基层的时候，有些基层的人员就说，你们培训我们是很对的，但是呢，最终，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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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应该培训高官，高层的领导。我们说，是，我们也争取努力去做这样的工作。

（笑） 

 张：（笑）看来您这个任重而道远。 

 王：但是，我们还很乐观的，觉得真的进步很快。 

 张：但我记得好像，很多人流传过，您在这个发展的过程当中，关注女性

的话题，研究女性问题的时候，您的个人有的时候处境也很困难。 

 王：嗯，对，是的。因为这样一个自发成立的民间组织，在中国是个新生

事物。对吧？谁都…这个中国的政治体制是条条块块，它一定要纳入到条条块块

当中去，是吧？要有一个政府把你们管起来，那么政府才能够放心。那么，我是

一个没有任何背景的，没有什么靠山的，只是一种热情，一种理想主义的这样一

种观念。那么，办了这么一个妇女所。而且呢，还死活就不想让它关门。那么，

当然，社会不理解，我觉得这也是很自然的。所以有一段的确是很困难很困难。

但是，我还是…因为我是个共产党员啊，我相信，就是说，呃，最终会…就说我

们的社会，我们的政府会了解，实际上我做的这个工作是对社会有益的。绝对不

是，因为很多人脑子里总觉得非政府就是反政府，对吧？他们就觉得，就是…所

以对这些民间组织都是有一种不信任，有一种戒心。那我觉得没关系，我觉得总

会让他了解的。最终，我觉得…我很快大概只有一年多的时间，我就把这个局面

扭转过来了，而且，最终，这个…就是说包括中央的一些部委，包括一些市委，

北京市委一些领导，对于…很明确的表态，就是说你可以大胆的去干，这个, 党

支持你，政府支持你，你做这些事情是对社会的安定团结有利的。所以我能够生

存下来，实际上还是得到了，政府的承认，得到了社会的承认。我就说这个过程

很自然，我是很幸运的。我很快就扭转过来了。我没有，对我的情绪也没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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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 

 张：您现在这个组织还是挂靠的吗？ 

 王：没挂靠。 

 张：单独注册？ 

 王：还是在工商注册。 

     张：在工商注册。 

     王：今天我们就到工商去年检了。 

     张：非营利组织，您怎么在工商注册？ 

     王：哎呀，对呀。 

     张：那还得要纳税了？ 

     王：不纳税，他们还是，他们工商知道啊，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主管单位，

所以还没办法到民政部注册。我们其实应该在民政部注册。 

     张：对。 

王：但是我们现在注册不了，是因为没有一个主管单位，现在我还在争取。 

张：上级单位？ 

王：唉，争取一个主管单位。 

张：那在工商注册不需要上税？ 

王：不上，我们从来没有交过税。我们就告诉他们，我们做的是什么事情，

他们很…工商都理解我们。你看，今天我们又到工商去，今年又开年检了嘛。工

商说，啊，我们知道你们妇女热线，反家庭暴力。嗯，那态度特别好。他们都知

道我们实际上在民政部门无法实行注册，所以我们不得不在工商注册。 

     张：您原来不是有一个挂靠单位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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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后来离开…后来那个什么…就脱钩了。 

     张：脱钩了，嗯。 

     王：脱钩，我们就改名了。96 年我们就改成“ 红枫” 了。 

     张：嗯，对。从那时候脱钩的。  

     王：对，对。 

     张：就到工商了。 

     王：对，对。到工商了。实际上就是说民办单位工商注册，我们是第一个。

我开创了这条道路，现在好多都在那…都跟过来…都跑工商注册。谢丽华她们也

是，跟着我从工商注册。 

     张：她们是，我知道 NPO 她们也是整天跑那儿注册。 

     王：对呀，对呀。全都跑工商注册。 

     张：这是中国的一个特色… 

     王：对，对。这第一个注册就是我。 

     张：嗯，您这开创了好几个第一个（笑）。女性的 NGO，第一个民间女性

的 NGO。当然，妇联也说她们是 NGO。那您看您还对这个课题，对女性主义这

个学术研究与实践活动啊，还有哪些话想说的？ 

     王：我觉得，嗯，我们…就是说，实际上是吸取了女性，我们对国外那个，

比如说很多流派，他们各自的不同的观点, 这些，我觉得我们都不是关注的重点。

我觉得我们吸取的是他们最精髓的东西。比如说，就是说，要实现社会性别的平

等。所以，我并不…就是说这个在理论方面，我们做很多的，这个…花了很多的

时间去做这样的研究。我觉得搞这些可以有一批理论家去做。我是把那个社会性

别运用到实际当中去，我把它…在我们的社会当中，进入社会，进入人们的，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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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人们的观念，进入社会的主流，我主要是做这样的一个推动的工作。所以我对

有一些，比如说女性主义的流派，这个…这些很深的理论方面的研讨，这种会议

我参加的很少。我也没那么多时间。但是我觉得，对于那个，比如说，怎样的能

够把它的精髓能够改变我们妇女的地位，改变人们的观念，进入到决策，进入到

社会主流，这方面的工作是我关注的一个重点。所以，可能跟别人不同。我也不

完全是都做这个基层的工作，我还是做了一些社会性别的研究。我这个研究是和

我的心理咨询，妇女的心理, 是结合起来的。我写了一些论文，这个，也在一些，

那个什么上发表了。这些都是，我觉得都是用社会性别的观念的。大概就是这样

吧。做的不多，就是这样。 

     张：做的已经非常成功了。 

     王：也不行。 

     张：能够生生息息的这么发展到十六年，已经难得可贵了。而且不断在壮

大。 

     王：但是真的需要后来人。这个找一个接班人很难很难。你知道吧，真的

很难。太难了。我现在每天就得，还得来上班，盯在那个事无巨细，其实都不应

该我做的事情。我应该是把那个研究工作再深入做下去，多写一点东西，发挥我

之所长。其实我开始搞那个研究所的时候，我主要是想搞研究。但是实际上我在

研究上花的时间太少了。我要做很多的组织工作，找钱的工作，搞项目的工作。

这些花了我大部分的时间。所以，真的，我还想给自己留一点时间写一点东西。

包括我想把我这十六年，这个 NGO 的风风雨雨，酸甜苦辣，我也想写出来。我

觉得还是有必要，让大家了解到中国的一个草根组织有多么的艰难。其实我跟你

说的都是很…就是说很大的，大的概述的…很概括的，是吧？真正的艰难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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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还没有谈到。 

     张：是呀。您这十六年哪。 

     王：社会的理解。 

     张：对，十六年的过程啊，在这么短的时间不能够表达出来。所以我们非

常期待着您的这个，您的这个著作出来，也是对以后的女性草根组织的一个借鉴。 

     王：对，对。 

     张：非常感谢您对我们这个课题的支持。 

     王：哎呀，没关系。你这也是对我的支持呀。是不是？ 

      


